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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于朝鲜国土、战火蔓延到中国
辽东和山东半岛及澎湖列岛和台湾的中
日甲午战争，从 1894年 7月日军丰岛突
然袭击到 1895年 4月签订《马关条约》，
历时8个多月，中国惨败，大清朝丧权辱
国，一蹶不振。但是，清朝广大官兵进行
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军事抵抗。其
中参战的黑龙江军队也浴血奋战，英雄
辈出。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清代黑龙
江将军衙门全宗中，《黑龙江将军依克唐
阿为奉旨带兵赴奉事札》、《增褀为依克
唐阿为请奖恤伤亡官兵折及优恤永山片
奉旨允准事咨》及《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
为奏请奖励草河岭等处打仗出力官兵折
奉批事的咨》等档案，就记载了这一鲜为
人知的史实。让我们透过档案，走进那
段悲壮的历史画面。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设
置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辖区，近 200年
黑龙江地区一直是八旗制兵承担着本地
区治安、防务任务。清朝末年，八旗军日
渐堕弛，清廷开始改革兵制。到甲午战
争爆发时，黑龙江军队形成了镇边军防
军和齐字营练军共存的格局。其中镇边
军成为黑龙江军队的主力，也是甲午战
争中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甲午战争刚刚爆发，黑龙江将军依
克唐阿即上书请战，欲率军前赴平壤增
援，此举深得朝廷嘉许，当即批准入朝。
然而未等起程，因奉天防务紧要，奉旨

“即带八营驰赴奉天，听候谕旨，择要驻
扎。”依克唐阿便“立饬马队统领永山速
带四起官兵，刻即起程，取道吉林、长春
前进。”

在中日交战前夕，清廷曾抽调吉林
吉字营马队两起随大军进驻平壤，为弥
补吉林兵力之不足，经办理东三省练军
大臣定安奏准，于黑龙江齐字营内抽调
马队两起、步队两起，由总统倭恒额带至
吉林省城听候调遣。后因平壤大军失
利，又改令倭恒额率部赶赴凤凰城岫岩
一带扼要驻防，以资策应。这样，到大战
爆发时，黑龙江军队约大半兵力先后被
征调入奉，投入作战。

平壤失守后，清政府便设置了鸭绿
江防线。根据清廷电谕，依克唐阿率军
移驻长甸、蒲石河一带，“所有倭恒额、聂
桂林两军，均归节制”。10月24日，日军

徙涉过江，驻守蒲石河口等处的齐字营
予以阻击，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由于

“贼众我寡，兼之枪炮子弹用尽，又无援
兵接应，致失利”，败退红石砬子，结果鸭
绿江防线被突破，随即全线崩溃。依克
唐阿率镇边兵虽一度收复蒲石河口等
处，但因势孤，无奈兵退宽甸，后又退守
赛马集，与摩天岭守军直隶提督聂士成
部协同作战。不久，依克唐阿奉旨派遣
荣和、寿山等人前往吉林南山一带招募
猎户壮丁 7000人，编作步队十四营，号
称“敌忾军”，加强了兵力。10月 28日，
依、聂两军合攻草河岭，与日军展开血
战，“彼此枪炮环施，子如雨注，数十里
外，皆云声震山谷，如迅雷疾发，终日不
止”。是役日军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败
走。几经奋战，依军攻至凤凰城下，11
月18日于城下与日军又一次展开血战，
伤亡惨重，统领永山壮烈牺牲。之后依
军撤回分水岭一带。依克唐阿在奏折中
对这一阶段的战役写道：“自十月十五日
起，一月之间大小十余战，杀贼约有二千
余人，而我兵伤亡亦知（如）之。（依）身陷
于危者再，最后凤城豕突，失一骁将永
山，兵气几不复振。”由此可见战况之惨
烈。

在八个多月的甲午战争中，黑龙江
军队转战辽东各地，大小十余战，伤亡数
千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齐字
营自鸭绿江战役溃败后再无作为外，镇
边军在依克唐阿的指挥下运用灵活多变
的战术，或攻坚，或游击，给日军以沉重
的打击。在草河岭、凤凰城等战役中，由
于镇边军的屡屡苦战，为获得辽阳东路
防御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依克唐阿在枪林弹雨中，“亲登山头
指挥作战”；进攻凤凰城时，马队统领、四
品衔三等侍卫永山“慷慨流涕，自请独挡
一路，坚称不取凤凰城，誓不复还”，结果
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其兄寿山也是
一名骁勇之将，该员“纵横数十战，无不
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后来寿山升任了
署黑龙江将军。其他将领也都奋勇争
先。海城之战，统领荣和“裹创力战，冠
三军”；统领博多罗“果决敢战”；营官寿
长“战无不前，颇有伊祖多隆阿遗风”。
正是在这些将领的带动下，镇边军上下
同力，万众一心，成为活跃在辽东战场上
的一支生力军。即使是溃败的齐字营也
同样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后任黑
龙江将军的恩泽在奏折中曾提到：“该军
以千余兵丁防守蒲石河二十余里要隘，
抵敌诡诈百出之倭人，后无接应之师，相
持半月之久，鏖战不得谓不力，拒守不得
谓不严。”因而恳请优恤齐字营死难将
士，并得到朝廷的批准。

甲午抗日悲歌
戴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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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是个男孩，姓常，浓眉大眼，虎头
虎脑，我儿时的光腚娃娃。他爷爷为何给
他起这个乳名，怕是家里想要个女孩的缘
故。我上学后方知，丫头的生日应该是夏
天，要不怎么能有这么一套嗑：常老大家
小大嫂/南下洼子摘豆角/一小筐没摘了/
肚子疼往家跑/掀开炕席铺上草/老牛婆请
来了/不是丫头就是小。这当是丫头呱呱
落地降临人间的真实写照。

六七岁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长在老
常家，特别喜欢他家那片大菜园子，一到
春天，菠菜、毛葱、生菜、水萝卜下来了，又
新鲜又水灵。到了盛夏，白里透绿的洋白
菜正在包心，一片片菜叶子如同一个个扇
面，扇动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我俩
把捕来的大蝴蝶小心翼翼夹在课本里，不
是做标本而是当书签。天大热，我和丫头
从麦地草丛里逮回几只蝈蝈儿，放进柳条
儿架的黄瓜地里，然后再去逮，垄台踩平
了，黄瓜架塌架了，我们才不管呢，还把刚
刚坐胎儿的小黄瓜扭儿，硬往蝈蝈儿嘴里
塞。这时，丫头的二姨从屋里跑出来，像
轰小鸡似的，把我们从园子里往出赶，“死
丫头，还不快上别场去玩，一会儿你二叔
回来还得揪你的小鸡鸡！”丫头才不管揪
不揪小鸡鸡，照样疯玩。疯累了，我们用
镰刀割几根玉米秆，坐在地头大吃大嚼起
来。听见大门口传来脚步声，猜想不是爸
爸就是二叔回来了，他拽着我的手，猫着
腰，顺着垄沟夺路而逃。丫头家的菜园
子，是淘气包子的天堂，那里盛不下孩提
时代太多太多的乐趣。

上学了，我和丫头分在一个班，每天
形影不离，依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上南
大泡子洗澡，下夹子打鸟，去大草甸子拣
野鸭子蛋。我俩订立攻守同盟——谁也
不许和家里人说。丫头胆子大，敢在学校
的土围墙上翻斤斗、打把式，吓得我心惊
胆战；他教我扶着墙头踩高跷、立大顶，我
学到许多让同学们眼红的本领。有一样
本领我学不来，那就是吃土垃坷，丫头像
吃软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坐在墙根儿下
一气儿吃个五六块不在话下。我以为他
家比我家穷，吃不饱饭，大人说，这孩子肚
里有蛔虫，因为穷，买不起药。

丫头绝顶聪明，特别喜欢看小人书。
看过一遍，便能讲述下来。一日，把几个
小伙伴约到他家后道闸，支起一个小木框
贴张大白纸的影窗，自编自导，演起皮影
戏来。演到哨兵在村头巡逻，丫头说，上
自习时杨老师总管咱们，在教室走来走
去，像不像这哨兵？咱们管他叫杨巡逻
吧！小伙伴们齐声说好，一阵欢呼雀跃，
丫头忙用手捂上嘴，示意大家小点声，别
让前屋的爸妈听见。不知怎么走漏了风
声，这个外号居然在班里传开了。一日开
班会，班主任杨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处，脸
上堆满笑容，很和气地问我，老师的外号
是谁起的呀？我低头不语。杨老师忽地
站起来，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吼道，你不
说，去找你爸妈！我一下子被吓住了，去
找家那还了得，只好从实招认，供出了丫
头。回到教室，丫头被叫到讲台前罚站，
在众多同学面前哭了，那一行行泪珠，流
在他的脸上，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

班会开了一堂课，丫头一直在前面站
着。终于放学了，丫头似啥事没有发生，
和每天一样，招呼我一道回家。我惴惴不
安，好像刚刚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发现了，
蔫头耷脑，愧疚不已，几欲想说声对不起，
终未能张口说出来。这件事在我心里打
下很深的烙印。

小学毕业后，我和丫头天各一方，音
信两茫茫。听家里人说，他进了皮影剧
团，我看也算“专业”对口了，然而，后道闸
演皮影戏引发的风波终难忘却。上中学、
上大学，我每每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革命
者的英雄形象，总把自己同《红灯记》中的
王连举相对照。多少年后回到故乡，同学
们在母校聚会，我忍不住提起这档子事，
丫头听罢哈哈大笑道，我早忘了。外号是
我起的，你被老师闷了一顿，这是替人受
过……一席话令我鼻子发酸两眼发热。
尽管丫头如是说，为当年不能挺身而出，
分而担之，岂能不省身思过？我站起身
来，伸出双手，动情地说，让我再叫你一回
吧——丫头！

丫头
吴宝三

自幼浸润于赫哲族文化氛围的赫
哲族姑娘侯儒，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
位毕业后，进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从事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2013
年起，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赫
哲族伊玛堪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已先
后在杂志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目
前，这个项目已到了结题阶段，侯儒
说，项目的成果就是一部有关伊玛堪
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专著。

“伊玛堪”活态传承
“伊玛堪”是赫哲族口耳相授的一

种说唱艺术，传递着赫哲族渔猎文化
的内在特质。“伊玛堪”说唱者被称为

“伊玛卡乞玛发”，无乐器伴奏，一人即
兴表演，说唱交替进行。由于赫哲族
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伊玛堪”这一古
老的叙事传统和口头艺术，成为该民
族传承自己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人文
习俗等的重要形式，堪称赫哲族“活的
历史教科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赫哲族已从原始封闭的渔猎生活
样态中开放出来，“伊玛堪”失去了存
在的土壤。2011 年 11 月 23 日，在巴
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六届会
议上，中国申报的“赫哲族伊玛堪”被
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的第 7个入选项目，意
味着“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已经进入
国际视野。

侯儒说，目前赫哲族“伊玛堪”代
表性传承人有六位，其中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有吴明新和吴宝臣两位，他
们是叔侄关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有
尤文凤、尤文兰、尤秀云和葛玉霞，其
中尤文凤和尤文兰是亲姐妹。六位代
表性传承人是赫哲族“伊玛堪”的重要
承载者和传递者，2008年 8月 24日，
吴明新自费在佳木斯市成立了赫哲族

“伊玛堪”传习所，免费传授“伊玛堪”，
这也是第一个正规的“伊玛堪”学习
班，标志着“伊玛堪”的社会传承工作
正式开始。2010年 3月，佳木斯敖其
赫哲族村成立了“伊玛堪”传习所，该
传习所至今已有 6年多时间，共传授
学员100多名，其中年龄最大的62岁，
最小的只有8岁。同年6月，饶河县成
立了传习所，聘请葛玉霞和吴明新定
期传习“伊玛堪”课程。2013年6月又
在同江八岔赫哲族乡建立了传习所。
从2013年开始，同江市实行传承人自
行带徒制度。吴宝臣、尤秀云、尤文
兰、尤文凤平均每个月传授一次课，他
们每人有不同的学员，所传授“伊玛
堪”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由于“伊玛堪”只能靠口头传承，
而赫哲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传播

“伊玛堪”最重要的便是能够熟练掌握
赫哲语，并能对“伊玛堪”进行不断的
创作和翻新。但是，目前，赫哲人不会
说赫哲语已经见怪不怪了。据调查，
如今，60岁以上的赫哲族老人完全通
晓赫哲语的仅有不到 20人。50—60
岁的赫哲人通晓赫哲语的最多不足

10人，这其中有一些人还只能听而不
能说。侯儒还发现，虽然赫哲族年轻
人开始时兴学习赫哲语，但只能说一
些单词和个别句子，还不能用于日常
交流。赫哲族现在共有5354人，其中
只有几十个人能懂自己的语言。“一个
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
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
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赫哲语言的
衰退，成为“伊玛堪”传承面临的最大
困境。

伊玛堪的延存
尤文兰，1944年 9月生于黑龙江

省同江市八岔乡，外公是“伊玛堪”著
名歌手尤贵连，母亲尤翠玉说唱“伊玛
堪”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尤文兰最初并不知道“伊玛堪”是
什么，记忆里就是母亲劳作或闲暇时
的说说唱唱：“我母亲是赫哲族有名的
鱼皮衣制作高手，她在做活的时候总
哼着‘伊玛堪’，一边做活一边说唱，我
听着好听，觉得有意思就跟着唱，唱得
不对的地方母亲帮着纠正，虽然没有
成首会唱的，时间长了也会哼唱曲调，
内容记不全，但有印象。晚上没事了
老头老太太就来我家，和我母亲一起
穿着鞋往炕上一盘腿，边抽烟边唱。”

尤文兰儿时，村子里会说唱“伊玛
堪”的人还很多：“当时赫哲族歌手吴
进才特别好唱，每次老吴头（吴进才）
一唱，我和二叔就去听。屋里全是人，
没地方坐了就拿垫子垫在地上。大家
为了让老吴头尽情地讲，给他卷烟、递
水，听到精彩的地方大家也会应和起
来。‘伊玛堪’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既让
人害怕又吸引人，心会跟着情节走。
那时候要是赶上村子里谁家有喜事丧
事，凡是会唱的都请去。逢年过节轮
着唱，一边喝一边唱，说累了唱累了就
先休息，换别人接着，唱得开心，有时
能唱几天几夜，几天下来就是吃喝说
唱。我家里除了我母亲会唱外，我二
叔也会唱，而且他懂赫哲族文化，收集
了很多资料。”

尤文兰的二叔尤志贤是赫哲族著
名翻译家，也会说唱“伊玛堪”。尤志
贤告诉尤文兰“伊玛堪”有说有唱，何
时说何时唱都有规律可循。“伊玛堪”

唱调包括很多种，从性别上分有男腔
女调；年龄上有少年调和老翁调；从感
情色彩上又分为高兴调、悲伤调等。
对于学习“伊玛堪”来说，授者的悟性
很重要，口传心授的方式更多时候要
通过自己的感悟去掌握学习。

2007 年尤文兰开始传习“伊玛
堪”说唱，最初主要是家族传承，她的
儿媳妇、孙媳妇和外孙女都跟她学
习。教了几个月后，尤文兰发现这种
传习方式，学员不容易掌握“伊玛堪”
要领，她们只会说唱尤文兰教的片段，
自己不能独立学习，更不能即兴说
唱。尤文兰不断摸索教学方法，经过
实践后，她发现应先教语言和曲调，只
有基础学好，会说语言会唱曲调，才能
更好掌握“伊玛堪”。

2010 年尤文兰当选“伊玛堪”说
唱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同年3月同江
市街津口“伊玛堪”说唱传习所建立，
尤文兰开始正式走上了社会传承“伊
玛堪”说唱的道路。她将“伊玛堪”分
成说和唱两部分，从基础开始教。先
教“说”部分的赫哲语，把句子中的重
点单词和语法单独教，再教“唱”部分
的曲调，单词语法曲调都掌握后，再学

“伊玛堪”规定教材。她告诉学员一定
要养成赫哲语的语言习惯，注意该有
的语气，用传统语调语气说唱出来的

“伊玛堪”才有“味道”。

生而担重任
侯儒说，胡艺是她调查过程中遇

见的最年轻的“伊玛堪”传承人。

胡艺，赫哲名为吴丁克阿莫特库
莉，1990年出生于佳木斯市，小学就
读于佳木斯立新二十小，7岁开始学
习舞蹈，13岁报考北京润良舞蹈艺术
学校（现改名为北京英才文化艺术学
校），主要学习古典舞和民族舞。中学
毕业后回到家乡准备高考。2009年9
月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少数民
族音乐文化传承教师培养专业。胡艺
本科毕业后进入佳木斯职业学院艺术
系担任教师。2014年6月调入佳木斯
市郊区文广新局工作。2015 年胡艺
成为“伊玛堪”说唱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现在胡艺可以用赫哲语主持晚
会，也可以一个人单独说唱“伊玛堪”
片段。她是赫哲族吴氏家族中“伊玛
堪”说唱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也是“伊
玛堪”说唱最年轻的代表性传承人。

胡艺说：“我 7岁那年，正好赶上
我姥爷退休重新开始学习‘伊玛堪’。
他在家总唱，我觉得挺有意思，但那时
候不知道‘伊玛堪’具体什么意思。周
末我去跟他学唱赫哲语的‘乌苏里船
歌’、‘我的家乡多美好’、‘开江谣’等
赫哲族民歌。他开始教我赫哲语单
词。他说这是我们家族成员的责任。
我13岁去北京上学，学的赫哲语单词
大部分忘了，但那几首赫哲族民歌我
现在还会唱。”

2008 年胡艺的姥爷吴明新当选
“伊玛堪”说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开办传习所，胡艺开始去传习所上课。

胡艺说，2008 年他姥爷办“伊玛
堪”传习班，每次去上课姥爷就带上
他，他也跟着其他学员一起学，算是正
式开始学“伊玛堪”了。学习“伊玛堪”
最初觉得不好学，总受打击。“伊玛堪”
这种说唱形式不用伴奏，说一段唱一
段，具有很强的即兴发挥性，只能靠口
传心授。姥爷唱同样的故事，也是一
遍一个样，没有一遍是完全相同的。
胡艺也不得要领，开始就是模仿姥爷
说唱，根本不理解。因为从小学过舞
蹈，对音乐和节奏有一点了解，所以学

“伊玛堪”的曲调好像还不是很难，相
对学整体“伊玛堪”容易很多。关于说
的部分，姥爷告诉他，一句赫哲语，虽
有几种停顿方式，但总有一种是最合
适的，是赫哲人的说话方式，比如什么
语气词应该停，什么词应该连。在考
大学前算是对“伊玛堪”有一个基本的
掌握，但还不能独立说唱片段。

2009 年胡艺考入哈尔滨师范大
学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教师培养
专业，特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四
年下来，胡艺可以用赫哲语进行简单
的日常对话，能独立说唱“伊玛堪”《希
特莫日根》部分片段。2014年 6月佳
木斯郊区文广新局聘任胡艺，主要负
责非遗保护相关工作。由于吴明新年
事已高，经领导协商决定由胡艺加入
到敖其“伊玛堪”说唱传习所，接替吴
明新继续担任传习教师，给学员授
课。胡艺的加入给敖其“伊玛堪”说唱
传习所增添了具有专业素质和高学历
的新生力量。

他们因“伊玛堪”而闪耀
唐李 文/摄

在南方上学的孩子放假回来，我
做了一锅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孩子
说，东北大米真好吃，在外面很难吃到
呢。我说：“你们现在真享福……”孩
子马上接上说，妈你不会是又要说你
小时候吃粗粮的事吧？

是的，我就是想说我们小时候吃
粗粮的事。

那时候，普通人家生活都不太宽
裕，城镇人口粮食是按人供应的，要凭
票购买。每人限量每月 24斤（老人）
到 32 斤（成年职工）。小孩子则更
少。哪怕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
子，供应量也不及一个成年人。其中
大米、白面那叫细粮，分配得很少。白
面每人每月 8斤左右，大米只有两三
斤，一般都要攒到过年过节才能吃上
一顿。平时都是以粗粮为主，粗粮能
吃饱就不错了。

那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三五个
甚至七八个孩子，孩子越多的家庭粮
食越不够吃。记得有个邻居老刘家，
有七个孩子，五个是男孩，每个月还没

到月底粮食就吃光了。没办法，要是
赶上冬天就吃两三天土豆，如果是夏
天只好吃两三天稀粥愣是饿着等下月
初粮证上有粮了才能做饭。

粮食不够吃，细粮还那样少。最
让我伤心的是，小米居然还按细粮来
供应，这几乎成了我童年时心里的一
道伤。

因为小米做饭并不好吃，非常硬，
下咽时感觉很粗、剌嗓子。可是后来
一个偶然机会，我去农村吃了一次农
户人家做的小米饭。哎呀那个好吃
呀！心里就想，为什么 不一样呢？人
家做的小米饭，软软糯糯，暄腾腾，金
灿灿，大粒粒，而且还飘着满屋的香
气，好吃极了，跟我一直以来对小米的
感受不一样啊。结果人家告诉我说，
因为你们吃的是陈粮。

供应粮估计是储备粮的原故往往
是陈粮，陈粮硬得很。这还不是最难
忍的，最难受的是，父母都上班，给我
们做饭的是奶奶，奶奶是南方人，吃惯
了也做惯了米饭，面对北方的粗粮，苞

米面、大米查子、高粱米等等不仅是吃
不惯，更糟糕的是不会做。

现在我们总说粗粮细做，我们家
那时候可以说是细粮粗做。窝窝头做
不好（难吃），大饼子更不会。苞米面
做窝窝头不好吃不是么，拿家里仅有
的一点面往里兑。别人也许会说，那
不是发糕么，也不错呀！可我们吃到
的这些孩子知道不是。发糕松软、干
爽、有弹性，咬一口滋味绵长。而我们
家做的双面糕（苞米面加白面），是又
硬又黏，颜色发暗，口感粗涩。

看到别人家孩子拿着金黄黄的大
饼子或窝窝头，心里好生羡慕。而别
人家小朋友呢，其实天天吃大饼子带
大葱也腻歪，看到我们拿着黑不溜秋
的新奇食物也挺馋。这样互相你瞅瞅
我，我瞅着你，眼神与眼神的电光石火
交汇之间……奇迹并没发生，但却发
生了人类最原始的交易行为，那就是：
以物易物！简单地说就一个字“换！”

等晚上妈妈下班回家知道了这件
事后，心疼地挨个揍了我们一顿。不
是心疼我们，而是心疼那饼子：“那可
是掺了面的呀！”

小孩子和大人对食物的感知是不
同的。大人觉得某食物虽不好吃但也
能将就，但小孩子却会觉得受不了。
我记得一直到上高中，都在埋怨家里
做的苞米面饽饽不如别人家的大饼子
好吃。“别人家的大饼子为什么好吃
呢？同样是苞米面做的呀。”

有一天，妈妈下班回来，神神秘秘
地跟我说：明天妈妈给你做大饼子
吃。好吃的大饼子！

第二天矇眬中醒来，听到爸爸妈
妈在厨房说话。妈妈说，我为了做好
吃的大饼子给孩子们，特意跟王姐学
了一下。原来做大饼子不仅要用苞米

面，还要放豆面呢。
那天早上我迅速起床，去看妈妈

做大饼子。那是个冬天的早晨，晨曦
的微光照在铁锅和铝盖上，显得有些
清冷。妈妈把炉盖打开，捅开压了一
宿的煤火。奄奄一息的火炭爆起了火
花，似乎有了生气。

妈妈撮了一铲煤，添进炉子里，盖
上炉盖，然后开始做大饼子。她取了
一个面盆，舀了半盆苞米面，然后在盆
里用热水把面和湿，搅成浆糊一般，又
掺进了不少豆面。

这时候火起来了，妈妈把刷干净
了的大铁锅架炉子上。只见她往手上
哈一口气，开始捏饼子。很快就捏出
一个来了，我看着妈妈比量了两下，

“啪”地一声，大饼子照锅沿摔了上去，
还挺响。然后我俩开心地相视一笑，
正要接着做下一个，却不好了，只见刚
才贴锅壁上的那个饼子，滋地一下，顺
着锅沿滑向锅底去了。

怎么回事？太湿？太干？豆面不
够多？也许苞米面要饧一会才行？各
种猜测，一通乱试，结果都不是。其实
就是铁锅烧太热了嘛！

总之，我在高中后两年终于吃上
了好吃的大饼子，跟邻居东北人家做
的一模一样的正宗饼子。

高考之后我离开家乡四年。毕业
时学校告诉我们几个黑龙江来的同
学，说你们是边疆省份，只能回去建设
家乡。

当时一想到又要吃那难吃的粗粮
了，胃里就一阵抽搐。

谁想到，等到再回来时，家乡的粮
食结构已经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的变化：“东北大米”开启了家乡百姓
餐桌的新纪元！并且没过多久，它便
冲出家乡走向了全国。

吃粗粮
罗杉 文/摄

大家为了让老吴头尽情地讲，给他卷烟、递水，听到精彩的地方大家也会应和起来

侯
儒
与
﹃
伊
玛
堪
﹄
传
承
人
尤
文
兰

新
生
代
﹃
伊
玛
堪
﹄
传
承
人
胡
艺


